
logo的灵感来自于祖父的照片

安娜的老店开在康定路 873 号，它地处静
安区的两大网红园区“现所”以及“陕康里”之
间，步行距离都在 15分钟内。
但在 2015 年，康定路尚未和附近的延平

路、武定路、胶州路一起形成餐饮店的集群效
应，构成上海夜生活中最火的版图之一。
“这片区域当时还处于发展中，在接下来

的几年里，它真的变得非常繁忙。”
安娜见证了附近一带逐渐繁荣的过程，这

家小小的理发店也因此被带火。生意最好的时
候，安娜还在浦东嘉里城开了分店。
几个月前，老店租约到期。安娜决定尝试

一个新街区，于是就搬来了巨鹿路。“这里的人
流量明显更多，你每天都看到人们在街上走来
走去，就会感觉很有生活气息。”理发店百米之
外还有一所幼儿园，每天下午，下了课的孩子们
牵着大人的手经过她的店外，于叽叽喳喳中带
来生命的活力。

和如今社交平台上最火的那些 barber-
shop 不同，安娜的店没有刻意为之的复古装
修风格，因此也就谈不上“出片”。在流量时代
里，或许是某种“缺憾”。
唯一让它区别于其他弄堂美发店的是它的

logo———一个外国男人抬起一条胳膊展示肌
肉的漫画形象。
“这是我祖父，”她说，“他年轻的时候加

入海军成为一名军医，参加了二战的太平洋战
争，照片很可能就是他在海军服役期间拍摄
的。”
经历过腥风血雨的祖父，退役后的梦想就

是在自己的社区里开一家 barbershop，从此过
上最平凡的生活。但事与愿违，他的梦想最终没
能实现。
大半个世纪后，他的孙女安娜以祖父之名

开设了自己的理发店，Doc's 就是“医生”的简
写。在新店的卫生间里，祖父和祖母的黑白照片
贴满了整面墙。
Doc’s 的出现对于这座城市里一些男士，

尤其是留大胡子的男士而言，简直喜出望外，十
年前能修剪大胡子的理发师太少见了。
安娜记得自己的理发店尚未正式开张时，

已经有人迫不及待地来了。
“那是一个住在附近的邻居，当时我们还

没正式开业，前窗上还贴着报纸。他在外面敲了
敲门，然后我就看到一位戴着非常漂亮的帽子、
留着大胡子的美国男士。他脱帽致意，说：‘下
午好，你们营业了吗？’然后走了进来，我帮他
修了胡子。”

看到了生意明显复苏的迹象

在上海开店近十年，安娜和不少在这座城
市开门做生意的洋老板们形成了一致的感受，
她也明显感觉到近年来顾客群体出现了一些微
妙的转变。“原先我们有 80%的顾客是外国人，
现在这个数字大约是 60%。”
导致这个变化的因素有两点，一方面因为

老外群体出现了流动，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本土
人群的消费力提升了。
虽然看上去和普通的弄堂美发店没什么不

同，但这里各项目的收费并不低廉。习惯了 20
元剃个头的上海爷叔估计要看不懂的，但对于
向来出入市中心那些中高端美发沙龙、和女士
们共享一个托尼老师的男士们而言，收费几无
差别。而且省去了那些不必要的程序，比如动辄
用一小时干洗一个头。

和城中各行各业一样，美发行业的竞争也
十分激烈。就在同一条巨鹿路上，甚至就在
Doc’s周围 10米内就有两家理发店。在它的
斜对面，是另一家看上去显得更为高端的美发
沙龙。店员告诉我们，里面单剪发这一项的最高
单价在 1000 元左右。
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普通人的反应基本

都要愣一愣，然后在记忆里仔细搜刮一圈，想想
自己是否认识一个愿意掏 1000 元剪个头发
（不包括烫染）的大户，这样的人应该越来越少
了。
十年中，安娜经历过自己的高潮和低谷。她

承认，这两年生意的确有些难做，但她还是相
信，一切会好起来。她告诉我们，自己已经看到
了一些明显的复苏迹象。

理发师与顾客的沟通很重要

竞争之下，各种内卷的招式自然而然就出
现了。考虑到 barbershop 区别于普通男士理
发店的一点是它还兼具社交性质，因此店里往
往会备酒。
如今，你在上海的一些 barbershop 里甚

至可以享用到制作精美的鸡尾酒。有人卷服务，
有人卷价格。靠着恶意打压价格，让同行们无计
可施。
但安娜作为老外，多年来已经积累了一批

非常有忠诚度的老外顾客。因此虽然也受到价
格战的影响，却依然能安稳度日。
“大家知道我和他们讲同一种语言，了解

他们的发质。我的员工们也会讲英语，所以即使
我不在，我们也总有可以翻译的人在场。”
对于身在他乡的人而言，安全感太重要了。
一个周五的下午三点，那个叫罗斯的英国

男人来了，还带了自己做DJ的混血朋友。安娜
一边为他剪去满头乱发，一边随意聊着闲篇。
她向罗斯介绍武定路上新开的餐厅，里面

的招牌烟熏牛胸肉口味真是绝了。餐厅老板是
个南美人，上周刚来店里找她剪过头发。罗斯打
听了具体的地址，兴奋表示当晚就要去尝尝。
在上海的老外喜欢找老外理发师剪发，最

重要的原因还不仅仅在于语言，而是发质。“欧
美人的发质偏软，”一个店员看着地上堆起来
的罗斯那像小鸡茸毛一样的金黄头发向我们解
释，“和中国人的发质差别很大，所以很多中国
理发师都剪不好。”
“理发这门手艺的优势之一是它并没有太

高要求。”安娜说，“只要你剪之前能和顾客沟
通清楚，通常都能实现他们想要的效果。我现在
已经有 15 年的理发经验了，所以即使遇到问
题，我也总能找到解决方法。”
我们谈起前阵子因为“听得懂顾客的话”

而在网络爆火的理发师晓华，她说自己也知道
晓华的故事。
“了解顾客的需求是绝对重要的，但这里

面也需要有一个平衡，平衡顾客想要的和我作
为专业人士的建议，即我认为适合他们头发质
地、脸型和风格的发型。”
“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要找到一个平衡，

如果你只是一味听顾客的（也不好），因为他们
不是专业人士，他们可能有自己的想法，而你的
工作就是引导他们，帮助他们理解什么是最好
的结果。”
最近在男士里很火的一个发型，叫“狼尾

巴”头，特点是前短后长。这个发型在上世纪80
年代的时候曾经非常受欢迎，现在又卷土重来。

安娜自己也留了相同的发型，有时候客人
来理发，心里却没有主意。看到她的发型觉得很
酷，于是对自己说“为什么不呢？”
但“狼尾巴”并非适合所有脸型和气质，如

果有客户明显不适合“狼尾巴”却坚持己见，她
也会温柔但坚定地表明自己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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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3 人物
听得懂话还要能提建议，她在上海开了第一家 barbershop

巨鹿路上有个美国“晓华”
2015年， 美国人安娜在康

定路上开了一家专为男士提供

理发和剃须修面服务的理发店

Doc Guthrie’s Barbershop。 弄
堂里扬州师傅们开的 20 元一
次的剃头店除外， 这应该是上
海的第一家 barbershop （男士
理发店）。

Barbershop 的黄金年代出
现在 1880 年到上世纪 40 年
代， 但正如一切流行总是周而
复始， 进入 21 世纪后，barber鄄
shop 又流行回来了。

安娜原先在苏格兰经营一

家男士理发店 ，2012 年的时
候， 她的伴侣得到一个在上海
工作的机会。 安娜此前没来过
上海， 但她对这座城市并不陌
生。 她有一些朋友之前在这里
生活过， 她从他们透露的信息
里获得了确信， 在上海会有很
好的发展前景。

十多年前的上海， 时髦男
士们习惯去的是和女士们共享

的美发沙龙。 很少有人听说过
barbershop，大多数人还是从新
概念英语里第一次学到 barber
这个词。 安娜觉得这正是开一
家男士理发店的好时机， 她花
了些时间观察、选址，办理经营
许可证，装修……

如今， 各种主打复古概念
的 barbershop 在上海越开越
多， 它们频频出现在各类社交
平台上。 于是出现了一种奇怪
的趋势， 人们不再以理发师的
技术评价一家 barbershop 的好
坏， 评判的标准成了 “出不出
片” 以及 “鸡尾酒的口味怎么
样”。

康定路上的老店

安娜为常客理发、修剪胡子


